何莫学夫诗
——郭睿康学长诗词课发言
大家好，我叫郭睿康，目前是咱们学校文学院大四的学生，也是周南诗社的前任副社长。我本来以为今天就是来跟大家见个面，但昨天檀老师突然让我跟大家讲点什么。我这人不是个很会即兴发挥，也不知道该讲些什么，所以我就偷懒，把去年我们周南诗社做微课的时候，其中的一篇讲稿，修改一下，来跟大家聊聊。而且这个本来可能很轻松的面基，但是被我接下来要讲的话一搅和，一下子就变得很正式、很严肃，希望大家不要见怪。

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的主题就是：我们为什么要写诗？当然我这里说的诗，是专指我们的古典诗词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想一般人的回答可能是：因为我喜欢呀！这当然没问题，但是在我看来，这件事并不仅仅是喜欢这么简单。我个人认为，写诗，它是一件非常高贵的事情，它有很多很厚重的、很深邃的文化内涵在里面。我们看《文心雕龙》的《原道篇》，开篇第一句就说：“文之为德也大矣！与天地并生者，何哉？”这里的“文”是指广义的“文章”，包括我们正在学习的古典诗词。古人认为，文章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，伟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它可以与天地并列，与日月争辉。

我们再看曹丕的这句话。不知道大家暑假有没有看《军师联盟》，如果看了，应该有印象，在电视剧里，这句话就是曹丕在狱中口述给郭照，然后写下来的。曹丕说：“文章者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”它不只是个人自娱自乐的东西，而是关系到国家，是可以让作者因此而不朽的一项事业。

由此我想起民国时期的一位著名的文学家，林语堂，大家都知道，他是一个以写小品文、闲适散文著称作家。当时中国曾经有过一次对于文学意义的大讨论，当时林语堂就说，他认为他的小品文“既不能安邦，也不能亡国。”就是说在他看来，文学，说好听点是颐养性情，说不好听点就是一个自娱自乐的东西。如果把这句话放到我们今天，来评价我们写诗这件事情，可以说有一定的道理。为什我说“一定程度”呢？因为表面上看，写诗这件事，确实很难直接造成什么惊天动地的效果。

但是，古人不是这么看的，我们来看《毛诗序》里的这句话：“故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”古人认为，真正的好诗，是可以感天动地的。

那么，为什么诗有这么大的力量呢？还是《毛诗序》里的一句话：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”这个《毛诗序》啊，是我们传统文化中，尤其是文学理论著作中，一个非常重要文本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两句话，这两句话牵涉到我们传统文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，或者说命题，就是所谓“诗言志”的理论。它是我们传统文化中，对于文学是什么，文学怎样产生的，对这些根本性问题，做出的一个基本判断。在中国文化中，我们认为诗歌，或者说文学，它是产生于人的内心。所以这里说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”什么是“志”呢，朱子说：“心有所之，谓之志。”我们看篆书的“志”，就是一个心，上面一个脚趾。也就是说你的内心所到达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志，就是讲你的心去了哪里，也就是你内心的各种情感活动。人有了各种情感活动，就会想要表达出来，而诗就是用来表达这种情感的。所以说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”

而“诗”之所以伟大，就是因为，它是人类心灵的表现。古人认为，人之所以高贵，之所以是万物之灵，就是因为人是有“心”的。人和禽兽和最大的区别，就是人有心。这里的心不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心，而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中，所说那个“心”。简答说，他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思想和情感。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很强调“人与禽兽之别“”。孟子说“人之所异于禽兽者几稀。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”我们人和禽兽的差别，其实也就那么一点点，君子，也就是品德修养好的人，就能时常保有它，而庶民，也就是一般人就很容易失去他。那么，人和禽兽在哪里不一样呢，孟子说，就是因为我们人有“四善端”，也就是所谓“恻隐之心”“辞让之心”“是非之心”“羞恶之心”。所以我们见到别人受苦我们会怜悯，见到别人做坏事我们会厌恶，见到美好的事物就忍不住想赞美，见到丑恶的事情就忍不住想批判。而禽兽就不一样了，禽兽眼中就只有利害得失，没有这些情感和思想，没有对于是非的判断。所以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人，他眼睛里只有利益没有感情，我就会骂他说，这是个“禽兽”。

也正因为我们有了这些情感和思想，当我们把心中的思想和感情表达出来，然后组织起来，连接成完整的一组句子，也就产生了诗词。

当然，只有情感还不能成为诗。《文心雕龙》里还说：“夫以无识之物，郁然有彩，有心之器，其无文欤？”这里的“文”，是文采、修饰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写诗除了要追求真情实感，也要注重文采。所以我们写诗要用文言文，要讲究声韵对仗、平仄格律。因为这是出于人类与生俱来的，对于美的一种追求。所以有人问我，写诗为什么要符合格律呢？多束缚啊？我说，不是它束缚我，而是我喜欢这种形式，喜欢这种声音组合所带来的美感。

也正是因为如此，自古以来，我们的古人就非常重视写诗这件事。至少从孔子开始，中国的古圣先贤们，就会用诗来教育学生。当然，孔子那个时代的诗，是特指《诗经》。《论语》中就有多次提到诗，我们看这一句，孔子说：“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这段话非常重要，时间问题，我们这里只能简单解释一下。所谓兴，就是兴起人的情感。比如我们今天读一首古诗，我们会被它的语言文字所打动，产生或喜或悲的情感。这就是兴。所谓观，就是观政教得失，比如我们今天读唐诗，就可以从中了解许多那个时代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。后面说的群和怨，都是与人相处之道，群是与人亲近友善，怨是与人疏远，是说我们在学诗的过程中可以学会如何与人相处。“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是从具体的事情来说，就是我们学了诗，可以更好地侍奉父母和君主，还可以多认识一些动物和植物。当然了，诗是否真的有这么大的功效，是个复杂的问题，这里不能展开。简单说，我个人认为，学诗可以让人的性情变得温柔敦厚，有了这一点，自然也就有了那么许许多多的功效。

当然，我刚才说了，孔子那个时代的“诗”，实际上是特指《诗经》这部典籍。而我们中国的传统诗歌，在此之后，又发展出了许多的文体，比如楚辞、乐府、歌行、五言诗、七言诗还有词。虽然我们的古典诗词从先秦发展到今天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多变化，但是其中最基本、最核心的东西始终没有变。那就是，对于内心情感的忠实，和对于美的追求。因为时代虽然变了，但是人心都是相通的。只要人心不死，诗词就永远有它的生命力。

而正是由于我上面说的这些，所以我们中国的历朝历代，都非常看重写诗填词这件事。比如我们知道，唐朝的科举，就是用写诗的方式来选拔人才的。在我们的历史中，许多人都是因为他们的诗词作品而被人们记住的。比如李白、杜甫，他们虽没有什么显赫的军事或政治功绩，但凭借着他们伟大的作品，我们至今依然无比地敬仰他们。总而言之，自古以来，写诗就是一项高尚的、受人推崇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学诗，那是在完全顺理成章的事情，而且应该是一件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。

但是，从近代以来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巨大的劫难，文言文被视为封建糟粕，而古典诗词也就被视为了一种“落后的文学”。

不过，当我们从文化浩劫中走出来后，古典诗词也慢慢地，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。前段时间特别火的诗词大赛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这就证明了刚才我说的，只要人心在，诗词就会永远存在。因为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，所以即使已经过了几百、几千年，那些古典诗词依然可以唤起人们心中的对于真善美的向往。所以即使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学生，虽然也不是什么书香世家，但当我们读到那些美丽的诗句，感受到那些真挚的情感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忍不住去亲近它、钻研它、甚至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。

这也就是为什么刚出我会和顾依然同学，一起把周南诗社办起来。虽然在最开始，我其实对这件事也没抱太大希望，一来觉得大环境不好，二来觉得自己能力太弱。但幸运的是，有几位同学一起努力，到现在，我们的诗社也可以说是初具规模吧。

我们希望，通过这个诗社，能够结识更多有喜欢古典诗词的同学，正所谓以文会友嘛。而且我相信，在学校里，很多自己写诗词的同学，也会跟我有同样的想法，希望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人。当然，除了交朋友意外，我还想通过诗社，能给大家、给我自己带来一些提高。通过大家在一起切磋交流，提升自己在古典诗词方面的修养。像我们诗社现在，每两周会有一次社课，大家会把自己的作品发到群里，会互相拍砖。比如这个地方用字不妥啦，这个地方语句有些生硬啦，诸如此类的。

再说得大一点，我觉得，学习古典诗词，不论是读还是写，同时也是一个培养自己性情的过程。我根据自己的体会来说，如有一位诗人是你特别喜欢的，那你肯定会去熟读他的作品，进一步还可能会了解他的生平，甚至模仿她的作品，不知不觉中，不光是你的文笔，你的性情也会逐渐向他靠拢。其实不光是诗词，读其他的书也一样的。宋儒讲读书要“变化气质”，苏轼说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，至少对我个人来说，学习诗词的过程，同时也是一个，我们不断完善自己人格的过程。我希望，各位同学也能从诗词中，获得属于你们的快乐。

